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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末冬初，冷热不
均，胡乱穿衣。早上起
床，靠在窗边，不知穿什
么合适。风吹窗帘，一个

系苹果绿长围巾的短发女子，从楼下轻盈飘过。
围巾？！我怎么没想到呢。迅速打开衣橱，撇开重重

叠叠的衣服，打量起围巾架上挤挤挨挨的围巾来。
长条形、方形、三角形、椭圆形……
棉麻……丝绸……腈纶……雪纺……羊绒……莫代尔

……
西瓜红、柠檬黄、孔雀绿、湖水蓝、葡萄紫、瀑布银、珍

珠白、丁香粉……
三十几条围巾，每一条都像一朵娇妍的花儿，每一条

都有一段温馨的回忆。
围巾如花，回忆如诗。
挂在围巾架最前面、有民族风味、像一朵玫瑰花的玫

红纯棉长围巾，是母亲送的。围巾原为二姐40岁的生日
礼物，是她干女儿从西双版纳带回来的。二姐嫌围巾太长
还有流苏，围起走路做事不方便，挂在服装店没卖掉，便交
给母亲处理。母亲试围了一下，慌忙取掉，并笑骂了一句，
围起像个老妖精。春节回故乡，我的围巾不小心打湿了，
母亲担心我着凉，找出压在衣橱底层两年多的玫红长围
巾，让我暂时围一下。这一围不要紧，居然发现，围巾简直
就是给我量身定做的，围起要多好看有多好看。从故乡带
回来的玫红长围巾，成了围巾架上的大姐大。春秋时节，
用来做披肩，更是妙不可言。

挂在围巾架最里面、白底蓝花、像一朵蓝色蝴蝶花的
方形丝巾，是公公送的。公公退休后和婆婆在乡下种庄
稼，一辈子节约的公公，平时连烟都舍不得买一包，自然不
会给生活在城里的儿媳买丝巾。说来有点可笑，丝巾是十
年前公公到城里来玩，在公园的一棵黄葛树下捡到的。
公公与同行的亲戚吵了一小架，才争取到了这条丝巾，
以为公公要把战利品带回乡下，送给在镇上教书的
姐姐。想不到，公公临上火车的时候，无意中听人
说丝巾很贵，便非要先生把丝巾给我带回来，还
说这种好的丝巾只有大城市的女娃儿才配用。
捡到的丝巾，别人用过的东西，我可不想用。
就算不用，也不能扔掉，毕竟，这是老人家的
一番心意。于是，蓝色蝴蝶花丝巾，一直静
静挂在衣橱的最角落。

叠起放在围巾架下面、红黑相间、像被
子花的针织大围巾，是儿子送的。精力充
沛、能歌善舞的儿子在学校很活跃，常利
用周末假日送歌舞下乡。出于感激，热
心的农村大妈亲手给学生们织了围
巾。上个月儿子身份证掉了，我送临
时身份证到学校，帮儿子清理衣物
时，两条一模一样又长又厚的围巾
跳了出来。用粗棒针手工编织的
围巾，颜色款式花型都显得传统

和土气。离开学校时，儿子让我把两条围巾带走。
回到家，我找出许久没用过的钩针和相近的杂色
线，小心翼翼地将两条围巾组合成了一条。别小看
这红黑相间的大围巾，夜深人静，敲字看书，用它披
个肩搭个腿，简直体贴到了入微。

除了这三条围巾，其余的围巾都是自己花钱买
的。大商场、小商场、网上、夜市，反正看到心仪的围巾，
就一定要买回家。依次取下围巾架上的围巾，一条一条
在镜前比试，心底一下子开出一朵花来。

吃了半碗黑芝麻糊，换上淡紫针织连衣裙，围着湖水
蓝雪纺长围巾，下楼过夏家河出小区，放眼望去。大街小
巷，围巾像飘扬的旗帜，五彩缤纷，流光溢彩，千姿百态，美
不胜收。

其实，围巾不只是系在颈肩处保暖御寒的点缀。围巾
的用法非常多，当披肩、当头巾、当腰带、当裙子、当雨具、
当临时被子、当拍照道具等等，都是可以的。围巾如花，想
围巾是什么花，围巾就会是什么花，想围巾如何绽放，围巾
就会如何绽放。

再简单随意的衣服，有了围巾的陪伴，都会多彩鲜活
又生动。再平凡普通的女子，有了围巾的缠绕，都会芳菲
妩媚，娉婷婉约。

围巾如花，围巾是女人无言的美。
围巾如花，围巾是严冬时节的另一种梅。
北风啸啸，天寒地冻，亭亭如花的女子，柔柔似水的女

子，怎少得了围巾这份暖意融融的温情呵护？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结伴去厦门五日游，最后一天为自由活动，于
是乘车参观著名的集美大学。谁知一上公交车，
一年轻人立马给我让座，这让人有些吃惊：我就这
么老么？却之不恭，坐下来不禁感叹，第一次被人

“让座”竟发生在遥远的厦门。
退休多年，早就白发丛生。临行前，老婆要求

我必须染发，出远门得讲究点。头发一经焗油乌
发盖顶，又穿上时尚衣服，以崭新的面貌自我感觉
良好地出现在厦门，竟没想到一上车就被人家识
破年龄，毫不犹豫地给我让座，让人有些沮丧，“年
龄遮不住，毕竟有老态”，人家不可能有火眼金睛。

实话实说，首次被人让座，更多的是有些“受
宠若惊”。在本地我还未享受过如此“待遇”。家
住小城边缘，退休闲来无事常出门，上午市场买
菜，下午阅览室看报刊，几乎每天乘车。乘坐的多
为环城中巴，常人多座少，难免有人站着。我是不
愿意与人争抢座位的，一是坐不了几站；二是让更
年迈的人坐，特别是看报刊坐久了站站舒展筋骨，
故而多最后上车。站着非常自然，更从未想过有
人给我让座，何况有时比我更年长者也没人让
座。久而久之我发现，只要年轻人在看手机，便很
难让座，不知是有意或无心，“低头族”的过分“专
注”，往往对其他视而不见，眼里只有荧屏。

“忽视”让座，是免费乘车的老年人过多？是
年轻人上班比较劳累也需要休息？抑或说曾经给
人让座后连“谢”的“表示”都没有……说到后者，
我也曾有过“让座”的经历。那时尚未退休，一次
乘车我坐在车门边，途中一对抱小孩的小夫妻上
车，我连忙让座给母女俩。不一会，里座的乘客下
车，不料一旁的奶爸竟顺势抢先坐下，连“客气”一
下都没有，让人无语！当时想，这种人断不会给人
让座的。

经常乘车，我还发现，小学生也不甚爱让座。
下午看报回家四点多，正值放学，学生们云集起点
站，往往一俟车到便蜂拥而上，争抢座位，有的还
为后上的同学占座。有时难免感叹，哪像我辈儿
时“学雷锋”视让座为乐事，争先恐后。但彼时与
此时能同日而语吗？那时孩子多，好东西让都给
大人，家长是挣钱的；而今孩子是“小皇帝”，百依
百顺的。一次，有人为一颤巍巍的老太太让了座，
谁料其拉过身后的小学生（大概是孙子辈）坐好，
双手拉住前后座靠背犹如母鸡护雏似的，唯恐有
丝毫的闪失，孩子却心安理得大嚼小食品。

时时宠着惯着，孩子便处处以我为中心，能奢
求顾及他人吗？

也不尽然。有次我发现小学生们突然规规矩
矩排好队候车，好生奇怪，忽听得一小学生在喊

“老师好”！始恍然大悟，原来有老师在呀！
在厦门被人让座，让人感慨又感动。
有人说，要了解一个地方的文明程度，乘坐公

交车就能知道。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重庆中
兴路上的坎

井街和马蹄街
背靠背，两条街

的衔接处砌了一
段两米多高的堡

坎，上面有一个长约
8米、宽约4米的平台，

平 台 后 面 住 了 两 户 人
家。靠坎井街这户人家的门

牌号是坎井街1号，靠马蹄街那户人
家的门牌号是马蹄街1号。左邻右舍门挨
门，堡坎上的两户人家却分属不同的街

道，这种平均地权的街道划分方式，重庆城里仅
此一处。

20世纪50年代中期，姓胡的兄弟俩在马蹄街1号开了
一家小人书摊，哥哥外号胡包包，弟弟外号胡歪嘴。胡家
兄弟的小人书摊开在平台上，这地方正对着厚慈街的街
口，位置非常醒目。

中兴路周边学校不少，金马寺小学、厚慈街小学、树德
小学、放牛巷小学、精一小学、南纪门中学和40中学散布
其间。放学后有许多学生不回家，背着书包来这里看小人
书，胡氏兄弟的书摊生意异常红火。

那年代书摊上的连环画以《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
记》《杨家将》《岳飞传》《三毛流浪记》《白雪公主》《阿里巴
巴与四十大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中外名著为主。屋
子的墙架上摆了几百本小人书，看一本书一分钱，个别厚
的新书要两分钱。除了坐在书摊看，交了押金还可租回家
看，租一本书每天收两分钱。小孩子租书回家，五六个人
传着看，换人租书又相互传阅，用这种方式看一本小人书，
每本只需几厘钱。胡包包也知道孩子们把书租回去要传
阅，但租书能加快图书流转，比放在书架上强。

到胡包包书摊看书的人以小学生为主，常来看书的小
孩如果身上没钱，还可以赊账，下次来看书时一并付清。
也有脸皮厚的孩子，站在别的孩子后面“蹭”书看，遇到这

种情况，胡包包睁只眼闭只眼，小崽儿也有自尊心，有了钱
自然会正大光明来看书。

我小时候在胡包包那里看书的次数有限，主要是外婆
手紧，星期六母亲从单位回家，心情好时也给几分零花钱，
拿到钱后还要掂量是买零食还是看小人书。遇到“鱼和熊
掌不可兼得”时，我总是先顾嘴巴，如果还有剩余的钱，才
去巷子口的小人书摊看书。

小人书摊每月必须有新书进店，才能拴住孩子们的好
奇心。有的孩子看小人书着了迷，天快黑了还不想回家，
孩子的娘手持一根篾条，来小人书摊找孩子是常有的事。

我姐夫也是小人书迷，他和姐姐回坎井街探亲时，喜
欢到巷子口去看小人书。如今80多岁了，记忆仍然清晰，
如数家珍地罗列在书摊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柳堡的故
事》《奇袭》等经典图书。家中珍藏了四十多册《三国演义》
连环画，偶尔拿出来翻一翻，时代的变迁重现眼前。

18岁那年我参加工作，每月有25元工资，由于没交女
朋友，星期天回到坎井街，先到巷子口的书摊选几本小人
书，然后到中兴路茶馆泡杯茶，一边看书一边品茶。那是
生活困难的年代，我当钳工有36斤定量粮，油水虽少，但
能吃饱肚子。坐在茶馆里喝茶，跷着二郎腿看小人书，感
觉是神仙过的日子。

我在巷子口也有难忘的故事。看小人书的时候，发现
家住马蹄街一位面熟的姑娘经常坐在旁边看书，这姑娘眉
清目秀，我听见有人叫应家玉，就记住了她的名字。当时
我正看《穆桂英挂帅》，小人书里画的穆桂英，哪有眼前的
姑娘好看。说来也奇怪，每次见到应姑娘后，感觉天空更
蓝，白云更美，微风拂面分外柔和。
1963年，我调到西藏修国防公路，
一年半后请探亲假回到坎井街
的家，巷子口的小人书摊还在，
应姑娘的身影却始终没
再出现。我站在平台上
的路口打望，一种莫名的
失落感涌上心头。

光阴似水，昔日的巷
子口早已旧貌换新颜，如
今马蹄街成了山城的步
行观光街。比它年轻的
坎井街，随着城市改造和
小人书摊一道消失。就
是不知当年在巷子口看
小人书的应姑娘，还记不
记得那个曾经坐在她旁
边，外号叫东娃的小伙子。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
会员）

让座
□竺培强

巷子口，小人书
□郑中天


